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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回第十六回     馮小姐男扮獻奇策　趙汝愚志烈繾沙場馮小姐男扮獻奇策　趙汝愚志烈繾沙場

　　往事只堪哀，對景難排。秋風庭院蘚侵增，一片珠簾閒不捲，終日誰來？金劍已沉埋，仗劍起蒿萊。晚涼天靜月華開，想得玉樓

瑤殿影，空照秦淮。

　　右調《雨中花》

　　話說馮小姐假扮書生，把奶娘扮做老蒼頭，李義隨著，三人一路往都中來。到了郊門，只見一簇人團團擁聚。小姐有心觀望風

俗，且入國自當問禁，便大著膽擠上一看。原來朝廷為著敵人分道南侵，大張榜文，詔集天下賢士獻平敵、禦敵、和敵三策。孰可孰

否，何去何從，於九月十五日，齊集五風樓前，聖上親自試策。倘得中選，策合時宜，即時口節前往建功升口。馮小姐到日，恰是九

月十四日。路上絡繹不絕，半是看詔的，半是獻策的。正是：

　　萬方有難九重憂，廊廟無才天下求。

　　自古功名男子志，看誰獻策聖恩收。

　　馮小姐看了聖諭，不覺悲喜交集。喜的是男兒顯志之秋，悲的是自己不是男子。又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且住，我父親當日沐恩聖

代，撫念時艱，佩天子之顧問，恨沒有個哥弟傳代，只生我女兒。我何妨今日權做個公子，九門已開，天顏豈不可近耶。且尋個寓所

暫宿一宵，明日雜在人叢中獻上一策。即不合宜，雖無功亦無罪。若僥伴選中，何妨承任。縱具疏表明，聖上諒不加怒。」於是對奶

娘、李義說知其事。李義失驚道：「阿呀！小姐，這事非同小可，皇上不是兒戲的。小姐之才，詩詞歌賦固男子不及，若乃策論經

濟，恐非小姐所長，不如快進城去見老爺罷。」小姐道：「我也算不得有才，蒭蕘之言，聖人擇焉。在今日不過因時度勢，斟酌時宜

的策議，有甚煩難。至於用與不用，自可聖斷。我又非希圖爵祿，有什麼干係處。」李義見小姐主意已定，不敢再阻；忙去尋個幽僻

寓所歇下。李義對小姐道：「明日既要獻策，可要書鋪裡去買部書來讀句把兒？」小姐笑道：「我不是歲考，為甚急來抱佛腳？」李

義道：「非小人過慮，小人見過許多秀才相公，平日不知買許多書來，翻來覆去，打點得停停當當，到科場裡邊，不要做單要抄，還

要抄差。今小姐看得甚易，小人看來這節事甚樣難的，故此小人恁的說。」小姐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這一班叫做陪考秀才。」李義道：

「待小人先進城，通知老爺一聲，明日好在皇帝面前幫襯小姐做個女狀元，豈不好麼？」小姐道：「胡說！要通知老爺，不尋寓所

了。明日獻過策方去拜見。」李義不敢再有話說，去整治夜膳，吃了收拾安寢，清早好起來送考。小姐燈下草成策議一道，繕寫停

當。說道：「當初蘇秦上萬言書不用，落魄回家，妻不下機，嫂不為炊，發憤揣摩，後得六國相印，父母妻嫂郊迎三十里。」說到此

處，小姐歎口氣道：「我若是個男子，此一策呵來，必不使慢我者郊迎我也。如今只作遊戲三昧，借此以顯志可耳。」此時樵樓三

鼓，和衣就寢。醒來東方既白，忙收拾梳洗。李義與假蒼頭隨了，一道到五風樓前。真個：

　　九天閶閩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　　文武百官朝呼已畢，殿上傳旨，倘有四方賢士獻策者，著通政司黃琦收下。填寫姓氏里居封送上來，候龍目御覽選用，退回候

旨。馮小姐雜在人叢中，把趙汝愚認了嫡父，名為趙英。遞策交納出來，李義與假蒼頭接著，回到寓所，僱牲口馱著行李復進城來。

路上吩咐李義，老爺面前不可說起獻策一事。若不見問只作不知，倘蒙恩擢，那時說明未遲。李義應諾會意。那邊通政司齎送策子約

有數百。此時，聖上急待有個奇策，平定海內，恢復■■。一一親自御覽，諸生議論，各執一見，並無個萬全的奇策。及覽到馮小姐一
策，不勝大喜。其大略云：

　　　　竊思，從來帝王馭敵之策，未有不審時度勢而遽獲平復之功者也。今之時勢，固何如哉？二寇侵奪邊疆，鼎足相口，根深蒂

固矣。人君子民口撫乞乞，何忍坐視其塗炭，所以有平敵之策。上念祖宗之仇譬，下憫口口之顛覆，惕然於中，恨不震動天威，剪除

妖氛，所以有禦敵之策。至於武將戮力疆場有年，文臣握算廊廟有日，雖率眾禦之，徒虧兵損將，耗費錢糧，而卒無成功，不如互相

休兵，解甲圖安，目下所以有和敵之策。然由今日之時勢觀之，禦與平之為難，而議和之不可也。何也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

之時，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。苟不覘敵之虛實強弱而為之伸縮，何以克制其強悍。況彼豺狼為性，狡猾奸惡，若俯而議和，適足以

肆其貪，恐無以成其信。為社稷生民計，何忍與寇攘並處中原耶。今陛下卑宮室，菲飲食，未明求衣，日旰而食，惟恢復是圖。然而

曠日持久，績用未著者，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。目今荊襄二處，兵單財乏，要當責兩路帥臣，練兵以壯軍聲，令荊南守臣

措置以廣邊用。此荊襄今日之急務也。然荊襄四肢也，朝廷腹心元氣也。元氣強則四肢壯，故以修己為本，求賢為先，恤民為重，而

後選將養兵，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，本末先後之序，熟算廟堂，然後興六月之師，犁庭掃穴，則恢復之功猶如反掌。此不必更用和議

而乎敵禦敵之上策也。

　　天子看罷，龍顏大喜道：「內修外攘，大得禦平之道，不用和議恢復社稷之基，又能直言不隱今日之時勢，所謂未出茅廬先混然

熟算於胸中。古之旁求俊人，朕又何幸得此經濟之賢士。不知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？」把卷面一看卻寫著父吏部尚書趙某，名英，行

年一十七歲。驚駭道：「原來趙某的寧馨兒，可謂跨灶矣。」遂把御筆摺為第一。敕旨宣召趙汝愚父子進見。

　　再表馮小姐仍舊扮作書生，李義、奶娘隨了，一逕到趙汝愚衙裡來。門上認得是李義也不攔阻，也不通報，道是親戚讓他進去，

直到裡面相見。趙汝愚正獨坐書齋，想著聖上詔策，可曾有奇士獻個禦平的妙策，以圖恢復，那和議是斷斷不可的。正在躊躇，只見

一個俊俏書生，直闖進來。心上大怒道：「管門的為何不先通報。」立起身揖遜道：「失迎了。」馮小姐道：「義父請上，待孩兒拜

見。」即忙跪下。趙汝愚大驚扶住道：「秀士莫非錯認了，你是那個？」李義與奶娘兩個忍笑不住。馮小姐道：「孩兒不錯認，只因

路上不便，假扮而來冒犯，義父一時眼生，恕孩兒之罪。換過衣服義父自然認得。」連忙除下儒巾，卸下男衣，奶娘包內取出女衣來

穿好。趙汝愚停睛一看，不覺又驚又喜道：「莫非是馮連襟的令愛麼？」馮小姐答道：「女兒正是。前蒙不棄，曾拜於膝下，故敢遠

來少盡定省之禮。」趙汝愚道：「令堂一向起居好麼？」馮小姐兩淚進流道：「女兒不幸，同母親移棲義父府上，蒙哥哥照拂，不料

纔住數日，一病而亡。那衣衾棺槨之費俱虧哥哥代為料理。」趙汝愚大驚道：「噯！父母相繼而亡，這也悲痛到極處了。我且問你，

令先母把你出字誰人？」小姐把叔父逼嫁，程生強娶，逃避情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趙汝愚道：「原來遭此許多狼狽，虧你守志不污，

不然幾乎陷落權門之子，連我也抱疚於令先尊矣。你今伶仃無依，來得有理，我自然把你己女看待。況意中有一個絕佳的親事，即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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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配終身，亦不負令先尊之所托。」小姐低頭不語。

　　趙汝愚正要問那梅公子的情由，忽見門上進來稟說：「聖上有旨，欽召太老爺與小老爺入朝議事。」趙汝愚勃然變色道：「這蠢

奴才，一個聖旨也不傳明白了，胡亂妄報。我家小老爺一向住在家中幾時來的？」家人把小姐仔細一看，吃驚道：「剛纔小人在門上

明明看見李大叔，隨著方巾儒服一個小老爺進來的。怎麼如今又是一位小姐呢？」趙汝愚道：「這是家裡來的小姐。因路上不便，女

扮男妝。即是我家小老爺來了，聖上怎麼就知道口他起來呢？」家人道：「現有二位傳旨老爺在外，說今早我們小老爺獻策，聖上大

喜，御筆擢為第一，故此特差官欽召。」趙汝愚忙立起來道：「一發錯認了。待我自出去一問便知明白。」此時小姐聽得擢為第一，

喜出望外，忙跪下說道：「乞爹爹赦女兒之罪。其實今早曾獻策朝廷，不意聖上青目謬獎，女兒情願自去辯明待罪。」趙汝愚聽得呆

了半晌，又驚又喜；喜的是四方豪俊無一個獻長，而獨一女子擅美，驚的是改女為男，輕談國事，未免犯個欺君之罪。又躊躇了一回

道：「既女眥不必說了，我去面奏辯明，看聖上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於是不俟駕而行，恰好聖上尚未退朝。趙汝愚俯伏階前，聖上問

道：「趙英為何不來見朕？」趙汝愚俯奏道：「求陛下恕臣欺冒之罪。」聖上驚訝道：「卿有何罪？」趙汝愚奏道：「趙英實非臣之

男，乃是臣之女。向株守閨中，念臣衰邁，潛易男妝；跋涉而來。適蒙恩詔四方賢士獻策平戎，竟不至臣所，斗膽進獻微言。接聖上

恩旨，臣方洵及，纔知是實。以閨閫之微賤，仰邀聖鑒，實該萬死。」

　　天子聽奏，驚疑半晌說道：「朕以社稷為憂，詔求天下俊義前來獻策，實以慕賢若渴，草野之間必多龍鳳。孰知接踵而來，其實

抱經濟百不得一，看至趙英這一策，言言切實，字字合時，得此一策恢復何難。朕方驚喜卿家有此千里駒，孰知是女兒。若以男子中

論，可當黼黻皇猷之任，豈非愧殺天下鬚眉。朕何幸得觀閨中靈秀，卿又何幸生此掌上奇珍，不啻君臣歡洽，卿何反言有罪？」趙汝

愚謝恩起來。聖上道：「趙英有此奇才，朕竟作男子看待，宣召見朕，朕當優獎。」即差內監四名，恩敕一道，趙汝愚謝恩，一同回

至衙門。小姐忙排香案接了恩敕，悄悄對趙汝愚道：「爹爹可曾奏明女兒馮氏繼姓為趙的情由麼？」趙汝愚道：「姓名既已趙英，我

且權認做親女，少不得另當奏明，恩榮令先父母罷。」小姐暗暗歡喜，打扮入朝面聖。此時天子在便殿，小姐恭恭敬敬呼拜俯伏，朝

儀一毫也不差，就像向來習慣的一般。天子看見，先暗加驚訝。及至仔細端詳，但見不豔不俗，全無閨閣之氣，竟具儒雅之風。奏對

則出經入史，陳口則興利除弊。凜凜具大臣之風，侃侃秉諫議之直。天子賜坐，盤桓了半晌，大加贊賞。再令入朝，太后賜宴，敕封

為閨閣學士，賜鳳冠一頂，玉帶一條，大紅袍襖一領。宮女替他妝束穿好，著內侍數人護送。小姐謝恩出朝，好不榮耀。正是：

　　莫嫌生女不如男，男子無才也枉然。

　　一策龍顏親點首，揚宗耀祖水流傳。

　　馮小姐獻策蒙召，聖上恩敕加封，人人欽敬，個個稱揚道：「趙府出一個閨中學生。」有子未娶的無不癡心捉月，妄想牽紅。但

素懼趙汝愚是個難相與的，不好十分強求，惟垂涎空慕而已。

　　卻說程公子雖娶妻完聚，因娶的不是小姐，又花費了許多銀子，一番羞憤，不敢通知父親。一來恐父親埋怨，二來隱瞞了希圖為

他另逑淑女，所以程松並不知娶馮家使女為媳婦一節勾當。初然韓侂冑被殺時，尚有幾分畏懼，及至上下彌縫，不但安保無虞，反升

了官爵，漸漸奸心愈熾，肆無忌憚起來。所以一見趙小姐才貌出入，便留心要與兒子對親，遂托了獄官李煥文。李煥文此時已升刑部

郎中，雖知薰蕕不同類，決不諧議，但既受所托，不得不走一遭。正是：

　　名花眾競賞，其如風雨何。

　　庭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

　　趙汝愚在朝中落落寡合，惟與李煥文意氣相投，時相往來。這一日李煥文受程松之托，到趙汝愚齋頭談及姻事。汝愚勃然變色

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弟之素履，兄豈不知，當即為弟拒絕之不暇，何為復掛之齒頰？」李煥文道：「卑職久仰老大人之高

風，豈同流合污者比。然處今之世，不可過於阿，亦不可過於激，過阿有傷品行，過激恐墮奸險。彼以此事特托卑職，卑職不得不告

陳於大人之前。至於允與不允，大人主之，孰得而強之，容卑職緩辭之可也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若論到權好之徒，程松那廝也還算他不

著，不過依附韓侂冑門下，狐假虎威。今侂冑罪盈天譴，餘黨未滅，蒙聖上洪恩寬宥，固當恐懼悔過之不暇，何敢復逞其志。煩兄面

叱其說，毋使小人得志，有所觀望也。」李煥文唯唯，又敘些朝事辭出，暗悔多此一番口舌，只道我亦變為趨炎走勢之徒矣。一到家

中，程松正差人候回音，李煥文便婉言辭覆。程松只是癡心妄想，以為李煥文人微言輕，無濟於事，又央一個侍郎前來議親。趙汝愚

越發懊惱，未免言詞不遜，連來人也討個沒趣而去，在程松面前增添幾句是非。程松大怒道：「那者兒這般無禮，我好意上門去求

親，肯與不肯，須好言回我，為何就是這樣惡狀起來。想是恃了女兒學士的勢頭欺侮我麼。」說罷，咬牙切齒，牢牢仇恨在心。正

是：

　　眉頭一轉，計上心來。

　　陽為爵貴，陰使禍災。

　　卻說程松見姻事不從，反受詈言，懷恨在心。恰好遇著寇兵猖獗，邊報緊急。聖上雖召募四方賢士，恢復中原之策，然徒空言而

無實用，所以一聞緊報，便慌忙無措。又有幾個佞臣，諂諛聖上進言道：「不如權且議和，寧靜目下，休兵秣馬，報憤雪恥，再作後

圖，未為不可。」天子聽信，竟主和議。聖旨著部推人往北議和。程松暗喜借公濟私，可以借此發憤。況趙汝愚年老，奉此王命，難

免風霜跋涉之苦。倘有不測，孤女無依，那時姻事猶如探囊之易耳。算計已定。於是暗暗上一薦本，內有一聯云：「佈告天威，非大

臣無以隆其禮，綏服異域，非元老無以服其心。」

　　此本一上，旨意即下，趙汝愚為左丞相，又差一員兵部尚書充作正副，奉命往北議和，限數日回朝，另當恩榮。旨意一下，早有

人報到趙汝愚衙門裡來。趙汝愚接旨，驚呆半晌，不知此禍從那裡說起。正躊躇間，忽報李煥文進來求見。趙汝愚迎著相見過，李煥

文揖也不作完，就說道：「程松那廝求親不允，掏這禍端陷害大人，豈不痛恨！況老大人年高望重，奉使北口，匹馬馳驅，深入不

毛，怎經得風霜沙漠之苦，如何去得？」趙汝愚驚訝道：「原來就是程松這奸徒，因求親不允，便假公事而報私憤。老夫不出而事君

則已，既出而事君即當以身許國。至於死生禍福，寧敢再計。但聖上不奮志內修外攘，以圖恢復，反與敵和好，恐社稷生民，在此一

舉，深為可惜耳。」言念及此，不覺淚下。李煥文道：「老大人何不連夜上一奏疏，力陳利害之說，寢此和議，亦可免涉險之憂，所

謂一舉而兩得矣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聖上一時錮蔽，但知圖目前之苟安，焉有久安長治之計。若老夫上此辯口，只道推諉王命，臨難退

縮，使鼠竊狗口輩，愈借為口實，詆毀買辭耶。」敘話了半晌，李煥文辭出。趙汝愚忙進來與小姐說知其事，小姐不禁痛切傷心，大

哭道：「爹爹暮年，怎當此塞外馳驅之苦。況女兒弱息更失怙恃。種種為姻事起的禍胎，女兒不如在聖上面前，痛訴一番，捐軀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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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，以絕奸徒之覬覷。從來薄命紅顏，何忍貽禍於大人。」說罷，又大哭個不住。

　　趙汝愚道：「女兒且勿過傷，不遇盤根錯節，何以別利器。這是臣子分內的事，未嘗虧損吾什麼。當初漢朝蘇武出使北庭，拘留

一十九年，齧雪食羶，鬚髮俱白，方得歸來。千古以來無不嘖嘖贊揚其節操。今我雖不才，頗知君臣大義，豈可歸怨有所推托。吾此

一行風塵勞苦，老邁之殘軀悉聽命於天矣。但受令先尊之托，吾一面差人去催梅傲雪，上來完了終身姻事。你哥哥不意謬登鄉舉，亦

可稍顯螢窗之苦。從此耕讀終身，抱璞歸真，吾亦可無遺憾矣。」小姐聽說梅傲雪完了婚事，暗費躊躇，不知那個梅傲雪，又不知義

父幾時為我受的聘，正在憂煩，又不好問得詳細。小姐低頭沉吟，趙汝愚端坐唏噓。外邊忽報梅老爺到了，特來求見。趙汝愚悲中得

喜，忙出迎接。未知梅公子到都中，又做出甚麼事來，請看下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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